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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雅婷 江昌法

10 月 16 日，重阳节前夕，长沙市麓山公证处的大厅里，取号机旁坐着几位老人。有人拎着房产证、户口簿来办继承，有人来立遗嘱。一
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咨询台前，反复问公证员李光灿同一个问题：“万一我失能了，监护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财产怎么管？医疗决定
谁来做？”

这样的场景，李光灿过去一年见得比前五年都多。截至 2025 年末，全国 60 周岁以上人口达 3.23 亿，占总人口的 23.0%，其中失能老年
人约 3600 万，空巢独居老人超过 1.3 亿。“失能之后谁来签字”正从家庭内部的难言之隐，变成一项需要制度回应的公共议题。而越来越多
老人给出的答案是：趁还清醒，主动走进公证处，用一纸文书把晚年托付给信任的人，也托付给法律。

10 月 18 日重阳节，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把镜头和笔触投向那些坐在公证员对面、认真安排人生最后一段路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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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前，这些老人为何选择走进公证处

根 据《2025 年度国

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

截至 2025 年末，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过 3.2 亿人，占总人口的

23.0%。而在湖南，全省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1605 万人，占全省总人

口的比重为 24.72%。

长沙市麓山公证处

公证员李光灿感受到的

变化更为具体：几年前，

来咨询意定监护制度的

多是年轻人，签一份协

议放在手里，未必用得上，

但求一个保障。近两年，

老年人开始自己找上门。

“年轻人对新事物接

受快，先签了再说。但老

人不一样，他们来，往往

是真的遇到了坎。”李光

灿说。有的老人没有继承

人；有的立了遗嘱，却没

人替他在手术单上签字。

更现实的是，遗嘱要等去

世后才生效，而失能后的

照料、医疗决策、财产托

管，遗嘱管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三十三条回应了

“这道坎”：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

以书面形式预先指定自己

的监护人，且意定监护

优先于法定监护。它解

决的正是一个人还清醒

时、为可能到来的“糊涂”

做安排的问题。而公证

员要做的，就是把这份

私人商谈变成法律承认

的公文书，再搭配遗嘱、

生前预嘱、遗赠扶养协

议等工具，织成一张兜

底的网。

湖 南 的 探 索 始 于

2017 年夏天。80 多岁的

张琴走进长沙公证处，

坐在公证员余蓉对面，

问了一个让她记了很多年

的问题：“等我老糊涂了，

想让我侄子照顾我，代

我管事情，但不知道怎么

让他名正言顺，能不能

做个公证？”

张琴无儿无女，老伴

走后一直独居，侄子李亮

常来看她，是她晚年为

数不多能指望上的人。

余蓉当时执业不久，

翻遍手头业务类型，发

现意定监护正是为这种

处境准备的。这是湖南

第一例意定监护协议公

证，没有先例可循，她

只能一步步询问、谈话、

起草文书，最终把老人

的意愿落了纸面。

北京天驰君泰（长沙）

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专

业委员会主任、全国婚

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

作“大比武”二等奖获得

者马泽寰将这一变化放

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看。

独生子女政策叠加人口

流动，空巢独居老人突

破 1.3 亿，家庭养老的供

给在物理上被切断；老

人从“被动接受赡养”走

向“主动安排人生最后阶

段”，自我决定意识在觉

醒；当家庭内部无法提

供可靠监护时，人们开始

信任国家公信力背书的

公证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确立的意定监护，

正在从纸面条款变成老

百姓实实在在用得到的

生活工具。”马泽寰说。

“托付给谁”比“办什么”更难

但并非所有走进公证处的老人

都能顺利办完手续。

李光灿遇到过坐在面前问什么

都“说不清楚”的老人，单独推进

里屋再问，才低声说家里有矛盾，

自己是被逼来的；也有从医院直接

被拉过来的，对话时眼神涣散，答

不上话。

这些“办不成”的案例，恰恰

照见了最深处的困境：等到老人失

能失智，他人有心也帮不上忙；而

在还能表达时，家庭矛盾、亲属意

见不一，又可能让老人的真实意愿

被裹挟——公证能做的，是在老

人还清醒时提前介入，把那份可能

被淹没的意愿固定在纸上。

在李光灿的办公室里，有一通

电话让他印象深刻。对方是一位 70

岁的奶奶，她父母过世，自己离了婚，

第一次来公证处是办理过世儿子的

继承公证。后来李光灿发现，她每

次来都带着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弟

弟。她反复问李光灿：想找信任的

人托付自己，可同龄人年纪也大了；

养老机构能管弟弟的生活，却管不

了签字，也管不了决策。

最终，奶奶与儿子的

好朋友商量，对方愿意以

后照顾她。她立下遗嘱，

把财产留给对方。拿到遗

嘱那天，她特意打电话

给李光灿：“已经拿到了，

谢谢你。”李光灿说，那

一刻他感到，这份文件

给她的不只是法律安排，

而是一种安心——她终

于把放不下的弟弟和自己晚年的去

处，一起安顿好了。

李光灿说，刚开始自己总会直

接告诉老人“你应该办什么”；做得

多了，他慢慢改变：更重要的是把

可能发生的情况、可选择的方案讲

清楚，最终把选择权交还给老人。

余蓉的经验更直接：“托付给

谁，往往比办什么更难。”她看的

是老人与对方以前是什么关系、来

往如何、信任到什么程度——托管

的不仅是财产，还有人命关天的人

身事务。

有一位 80 多岁的老奶奶，一个

孩子闹矛盾出了国，另一个孩子病

故，丈夫也去世了，本地没有亲属，

娘家关系也淡了。她来咨询时，余

蓉陪她反复比较人选，最后没有选

那位刚在病房认识、接触不深的“好

心人”，而是定了常年走动、知根知

底的老乡儿子。

“信任不能凭一时的感觉。”余

蓉说，需要看的是以前的来往、持

续的联系，以及一个人愿不愿意在

老人还没失能时就一直出现。

李光灿也经历过转变。刚开始

做公证时，他总会直接告诉老人“你

应该办什么”；做得多了，他慢慢改

变：更重要的是把可能发生的情况、

可选择的方案讲清楚，最终把选择

权交还给老人。那些方案里，有法

律，有人情，也有一个人对自己晚

年的最后一点掌控。

签下协议之后如何落地

很多人会问：协议签了，然后

呢？这是大部分意定监护公证最难

回答，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从多年的案例来分析，马泽寰

把落地的难题概括为三方面的缺

位：信任机制、触发判断、监督机

制。对公证处和法律实践来说，最

硬的一块是监督的缺失。公证能做

身份核验、形式审查、自愿性审查，

但无法实时跟踪监护人事后是否尽

职、是否挪用老人财产。协议一旦

生效、老人失能，恰恰是最需要监

督的时候。

余蓉说，她坚持回访就是对这

种“监督”的基层补位。她会隔一

段时间就打电话或上门，看看老人

身体怎么样，也看看监护人有没有

常来——没有血缘的两个人，因为

一份协议，关系更密切了，监

护人也更愿意帮忙。

如何让协议更好地落地？

马泽寰从律师和调解员的角度

给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首先，

可呼吁建立监护监督人制度，

让“谁来监督监护人”有明确

落点；其次，完善行为能力评

估标准，统一“丧失行为能力”的

判断程序和机构；最后要推动意定

监护与信托、保险等财产制度衔接。

此外，要普及意定监护的职责，用

老人听得懂的语言下沉到社区，培

育专业的社会监护组织，让意定监

护从“家庭破裂的信号”变成“爱

的提前安排”。这些建议指向的是

同一个方向：签下一份协议只是起

点，让它在老人真正需要时运转起

来，才是制度落地的全部意义。

而近年来，湖南也已经开始回

应这些问题。2025 年 11月，湖南

省政府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

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在权益保障

部分明确提出“探索建立老年人意

定监护机制”。在实践端，长沙市

星城公证处出现了“意定监护 + 委

托 + 遗嘱”三位一体的组合方案：

意定监护管失能后的医疗决策与人

身照料，委托公证应对突发就医或

紧急处置房产的需要，遗嘱公证落

实身后财产与丧葬安排等。

制度在上层给出方向，公证机

构在基层把方向拆成一份份可执行

的文书，两者之间，正是一条从纸

面通往床前、通往手术单、通往一

个人最后日子的路。

重阳节这天，李光灿依旧接待

着来访的老人。老人把公证书装进布

袋，拉好拉链，又拍了拍，像是确

认某种承诺与安心——那份文件里

写的，未必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安排，

可能只是：如果有一天我认不出人了，

请让某某来替我签字；如果有一天

我躺下了，我的钱用来付什么、不付

什么。但就是这些朴素的句子，让一

个老人走出公证处大门时，脚步比

进来时稳了一些。

李光灿说，希望每一个认真安

排晚年的人，都能被温柔以待。而

公证处能做的，是让每一份提前写

下的安心、每一份托付有处可落。

从“被推着来”到“自己找上门”

李光灿在对老人进行公证法治科普宣传。

（为保护隐私，文中当事人皆为化名）

公证员在社区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

多年执业，让余蓉（左一）有了丰富的经验。


